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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亭◇人生态度

顾念有度
我有位同事，是家里的独生子，从小被娇

生惯养，凡事都以自我为中心。在办公室，他
从来不会给同事帮忙，反倒常常吆三喝四地
让同事们为他服务。进公司已有一年，他从
来不去饮水机旁倒水，自己杯子里的水喝完
了，非要等别人去续水时，他递上水杯，让别
人给他倒点儿。

有一次聚餐，他抢着点菜，点的大多都是
他自己爱吃的，全然不顾其他人的感受。他
喜欢吃生蒜、麻辣，结果桌上十几盘菜里全有
蒜和辣椒。我们几位男同事还能勉强接受，
可有位女同事胃肠不好，不敢吃辣的，她拿着
筷子不知所措的满桌转悠。最后，经理不得
不让服务生加了两盘清炒蔬菜，那位女同事
这才吃到了一点饭菜。而他，似乎并没有意
识到自己的不妥，从开席到收桌，一直埋头海
吃海喝。

相处久了，这样的事情经常发生。刚开始
大家还能容忍，可渐渐地就不爱搭理他了。每
逢出游聚会，同事们很不情愿与他一起，他就一
个人独来独往。

还有一位同事，是个标准的老实人，在公
司里负责杂务，干些打印资料、送文件的活
儿。一次，他拿着一份文件急匆匆地跑向老
总办公室签字，可走到门口时却停住了。坐
在门边的我一脸疑惑：“怎么不敲门啊？”他轻
轻地指了指玻璃墙，小心翼翼地说：“老总正
在打电话呢，我怎能打扰！”后来，老总电话打
了将近半个小时，他来来回回地在门边踱着
步子，一直等到老总挂下电话才敲门进去签
字。

有一个周末，大伙去爬山。临近中午，一
位同事说要请大家吃饭，我们都欣然答应，一
起向饭庄走去，可惟独他推三阻四地就是不
肯去。我问他：“为什么不去呀？”他一本正经
地说：“吃人家的嘴软，我今天无故吃了他的
饭，以后事事都会被牵制。”当时那位同事就
站在旁边，脸色白一阵红一阵，好不尴尬。

最后，在大家的拉扯下，他勉勉强强地跟
着去了。令大伙没想到的是，吃完饭他竟然硬
塞了50元钱给请客的同事。为这个，他们至
今还僵着呢。

我的这两个同事，前者只会顾念自己，从
不为他人着想，最后落得孤家寡人一个；后者
过分谨慎，太顾念别人，结果辜负了同事间的
感情，而且错失许多宝贵的机会。

其实在职场中，我们应该多替他人着想
些，多为别人服务。相应的，当其他人也给你
真诚的帮助时，切莫过分地故作礼让，应大大
方方地接受。只有做到这样，你才能与同事
融洽相处。生活中，为人处事亦是如此，一定

要顾念有度。

居有竹

王国华

记得我小的时候，在农村老家房前屋后
布满各种竹子，勤劳的母亲常找块空地挖个
坑，移植一棵竹苗，培土后浇点水，过不久，
竹子就成活了。一到夏季，我与小伙伴们三
五成群在竹林下的石头上乘凉午休，特别清
静。当母竹长出成批竹笋的时候，母亲就留
下一部分让其成长，其余就挖回家做成好
菜。如竹笋炒蛋或用咸猪肉炒笋，在改革开
放前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是难得的美味佳
肴！母亲还把竹子精雕细琢为各种竹器，先
留足自用的后就全挑到集市上卖，以贴补家
用。后来我也学会了种养竹子，竹子真是我
年少时期农村生活的好伙伴之一。

竹子是高挺、速长的禾草类植物。据统
计，全世界竹子种类有近万种之多，我国就
生长着上千种的竹子，平时常见有绿竹、毛
竹、刺竹、斑竹、桂竹、雅竹，也有景观竹如水
竹、花竹等。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地区有种会
跳舞的竹子—凤尾竹，当你对着她唱起嘹亮
的歌声时，竹子的尾部就翩翩起舞。竹子还
可制作乐器，北京市有个竹乐团，30多种乐
器全是以竹子为原料的，如竹笛、安格隆（始
见于东南亚的竹钢琴），演奏起来，悦耳动
听，让人回味无穷。

离开家乡到城里求学，尤其是在城市工
作定居生活之后，我与竹子相处的机会变得
越来越少了。公共绿地上所种大多是名贵
花木，而竹子常被视为下里巴人，登不上大
雅之堂。鹭岛筼筜湖两岸原来生长着成片
的竹林，据考证，“筼筜”本意就是生长在水
边的大竹子。可随着围海造地及城市化进
程的深入，如今湖边已难见“筼筜”，在日趋
完善的湖岸绿化景观中偶见零星的竹子，尚
体现不出“林中竹、竹中林”大气幽雅的韵
味，确实有点美中不竹（足）。

竹子，挺拔青翠，凌霜傲雨，淡泊幽雅，高
风亮节！备受我国百姓喜爱，古今文人墨客，
嗜竹咏竹者众多。西晋时期“竹林七贤”，视竹
子为化身，整日与竹林相依为命，超凡脱俗。
北宋大文豪苏轼在《於潜僧绿筠轩》诗中写下
脍炙人口的吟竹名句:“可使食无肉，不可使居
无竹。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人瘦尚可
肥，俗士不可医”。直击当时物欲横流、见利忘

在古代，“驿站”是专供传递官府文书和军
事情报的人或各类官员途中食宿、换马的场
所。相当于今天的邮政所加官方招待所。进
入和使用驿站都需要专门的凭证（火牌或马
牌）。使用凭证本有严格的规定，但到了明朝
后期，凭证已经相当泛滥，官府滥发，民间滥
用，也不管你是不是有公事，谁有本事拿到谁
就可以到驿站里大吃大喝，或免费役使驿站附
近的居民，给百姓带来沉重负担。吴思在《潜
规则》一书中提到，徐霞客当年游历全国，本无
权使用公家的驿传系统。但是凭着地方官赠送
的马牌，徐霞客却支使村民为他和仆人抬轿赶
路。主仆加上行李，动辄要用七八个夫役。村
里人手不够时，还让妇女为他抬轿。此外还要
供他吃喝，有鱼有肉，”煮蛋献浆”。《金瓶梅词
话》中，西门庆要进京给蔡京奉送寿礼，“把皮
箱、凉箱装了蟒衣、龙袍、段匹，上寿等物……次
日，把二十扛行李先打发出门；又发了一张通行
马牌，仰经过驿递，起夫马迎送。”给京官送礼是
完完全全的私事，竟如此大大咧咧地揩公家
油。顾诚教授在《明末农民战争史》中说，“随着
吏治的全面败坏，驿递制度也弊窦丛生。大小
官员往来于道路时，常常任意勒索夫、马，甚至
敲诈‘折戟’，即令驿站提供超过实际需要的供
应，其超过部分折成银子纳入私囊。

《儒林外史》中提到另外一种凭证：溜子，
又名“溜”、“溜单”。书中注释：这是官员出行
时逐站传索供应的一种文件，豪家拿官衔片子
传唤饮食游戏的供应，是借着官府势力役使人
民的恶例。其性质应该与马牌差不多。《儒林
外史》第四十二回中讲，汤总兵的儿子汤大少
和汤二少，参加完科举考试后累倒了，每人吃
了一只鸭子，睡了一天。到十六日，叫小厮拿
了一个“都督府”的溜子，溜了一班戏子来谢
神。也就是说，都督府出此凭证，可以随便喊
一个戏班来给自己演出。这种演出基本是免
费的，即使偶尔有点赏金，估计也不够他们的
开支。戏班本是私企，并非官办文工团，却要
承担其职责。第四十九回中讲，“秦中书回家，
写了五副请帖，差长班送了去请万老爷、施老
爷、迟相公，武相公、高老爷；又发了一张传戏
的溜子，叫一班戏，次日清晨伺候。”明清一
带，中书就是个从七品的小官，也能随便“溜”
人，“溜子”之泛滥可想而知。给人的感觉就
是，老百姓乃纯正鱼肉，任由上下官员驱使，
随时给他们提供各类免费服用。如果会算
计，官员的工资基本可以不动了。

在戏曲里常常看到“肃静”的金字大牌或
者灯笼，一般都是官员出行时，抬出来警告愚
氓的。汤大少和汤二少去逛妓院，带着四个小
厮，青天白日还要提着两对灯笼：一对上写着

“都督府”，一对写着“南京乡试”。前者乃其自
家庭出身，后者表明自己正要参加科举，一副
即将高升的得意之色。这种招摇现在看来不
可思议，古代却是彰显身份的重要方式。随着
金字牌的泛滥，地方豪强和劣绅只要能弄到，
也会拿来使用。严贡生带领儿子迎亲返回高
要县，派手下雇了两只大船，一只坐的是新郎
新娘，一只严贡生自坐。借了一副“巢县正堂”
的金字牌，一副“肃静回避”的白粉底。船家十
分畏惧，小心服侍，一路无话。

不过借来借去也容易搞出事来。《儒林外
史》第九回中，高官家属娄三公子和娄四公子
乘船回家，水中都是各家运送租米的船只，导
致河道堵塞。忽听前面一片声响，两位公子往
外一看，见上游一只大船，明晃晃点着两对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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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说新语

古人如何揩公家的油

高灯；一对上面写的是“相府”，一对写的“通政
司大堂”，娄氏兄弟的父亲做过“中堂”，相当于
宰相，他们的哥哥任职于通政司，两对大灯明
显指向他们家。船上站着几个如狼似虎的人，
手拿鞭子，打那挤河路的船。四公子吓了一
跳，低叫“三哥！你过来看，这是谁？”三公子来
看了说“这仆人不是我家的嘛。”说着，那大船
已到了跟前，拿鞭子打这小船的船家。船家一
争辩，大船上的人说，我们是娄三老爷装租米
的船，谁人不晓得！这边娄三公子一听，出来
表明身份。对方赶紧道歉，说自己是刘守备家
的船，大胆借了娄府的官衔。娄氏兄弟只淡淡
地说了一句，你我同乡，借个官衔灯笼何妨？
但你们在河道里行凶打人，却使不得。你们说
是我家，岂不要坏了我家的声名？

他们在乎自己的名声，但对使用官衔
灯笼还是抱无所谓的态度。不过你想想，

借官衔灯笼的，哪个又是为了做好事？

关义秀◇琼岛风物

崖州山川形胜，吸引了文人墨客的目
光，他们撰文赋诗，留下了许多新旧八景佳
作。于是，景因诗而增色，诗由景而留名。
除王仕熙、卢多逊、唐镜沅、吉大文之外，历
代为崖州新旧八景赋诗撰文者还有宋代毛
奎，明代王佐、张习，清代稽震、尹之逵、钟
元棣、张擢士、卢绍、郑懋昌、王瑞瑄、裴崇
礼、孙元度等人。他们的诗文在当时就脍
炙人口，但能流传至今，主要靠《崖州志》这
个载体。因此，不能不提到钟元棣。

钟元棣是浙江宁海人。据资料所载，
他是举人榜的副榜备取生，在清光绪二十
五至二十七年间曾任崖州知州。作为一
个封建地方官吏，其从政有时代带给他的
历史局限，但他对《崖州志》纂修所作的贡
献不容置疑。1899年秋7月到任，1900
年5月就开局纂修。之前，《崖州志》已在
康熙年间成书，乾隆年间又加以增辑，可惜
原书有失简略，而且经过百余年变迁，许多
情况已经发生较大变化。面对这种情况，
当时吉大文、唐镜沅等人，皆有志重修《崖
州志》，但最终因难于筹措巨额资金而被迫
放弃。一到任，钟元棣就找了后来担任纂
修主笔的张嶲、邢定纶、赵明经等人商议，
敲定此事。为解燃眉之急，他还“捐廉百金
为之倡”。州官带头捐款，人们深受鼓舞，
许多绅士踊跃醵聚巨资，使重修《崖州志》
一事有了经费支撑。这些史实，在钟元棣、
邢定纶撰写的《重修<崖州志>序》两文中
均有明确的记载，并互为印证。这部地方
志书，“搜罗较广，纪事颇详。志述所及，上
溯汉唐，下至清末。凡疆土沿革，气候潮
夕，风土人物，典制艺文，无不各具其要。”
可以说，这是一项有价值的地方文化工程。

钟元棣从政之余，还撰文赋诗，记山川
之胜。他跟吉大文等人一道，为崖州新八
景各赋诗一首，给读者留下许多同题佳作。

钟载于《崖州志》中的《鳌山叠翠》，是
崖州新八景诗一佳构：

一山横海镇中流，翡翠屏开护此州。
破晓烟痕飞岭岫，入秋岚影罩城楼。
云堆螺髻千层耸，雨洗蛾眉半壁收。
如此佳名如此景，问谁拾级到峰头？
鳌山即南山，如今它已成为著名的旅

游胜地。钟元棣的诗，写的是南山的自然
美。读着诗，南山翠色仿佛扑面而来，我
仿佛置身于110多年的环境之中。

南山高虽然只有478多米，但它枕海
壁立，形势险要，历来被视为崖州的屏
障。诗的起句，运用“横海镇中流”五个
字，状貌南山横亘、像中流砥柱威镇海边
的气势，可谓先声夺人。“翡翠”一句，把南
山比喻为开屏的翡翠鸟护住崖州，把色彩
的描绘和动态的刻画结合起来描绘出了
山的“翠”色。

颔联不着一“翠”字，但细品不难发现
诗人的用意。“破晓”一句写清晨的山。由
于山色苍翠，山岚飞过山岭洞壑，便如烟
一样留下痕迹。山色不仅显出动感，烟痕
更反衬出它的苍翠，富有诗情画意。“入
秋”一句，依然写南山的清晨，但这是秋天
的清晨。云淡山翠，山的雾气投下影子，
才能笼罩着崖州城楼。这种不写之写，让
读者想见那南山的翠色。

钟元棣与崖州八景诗

劲联写雨后的南山。诗人展开丰富的想
象，把南山的层峦叠嶂比喻为妇人的螺髻。当
然，这并不是诗人的首创。唐朝诗人韩愈写桂
林山水时，就写下“水作青罗带，山如碧玉簪”的
句子。而诗人也有自己的创新，用“雨洗蛾眉”
写出南山的雨景，写出雨丝掩映下山色的苍翠。

诗人的笔墨不断变换着视角和手法，徐徐

展开了一幅南山翠色的立体画轴。

义的庸俗社会风气，透射出一位刚正不阿、
志存高远文学大师竹子般的高尚情操。此
外，值得一提还有清代“扬州八怪”之一的
郑板桥，喜爱并擅长画竹，让竹子的风韵跃
然纸上，生动活泼，韵味十足！

一簇竹子，便是一道风景。在城市高
楼林立的夹缝里偶尔见到三三两两的小竹
群，犹如找到知音。在大树下顽强生长的
竹子所占空间小，对周边环境贡献大，在净
化空气的同时，对主人客宾都是种上等的
精神食粮。每当回老父亲居住的小县城探
亲，途中穿过竹林的那种感觉，真是来时一
片清新，走时芬芳相随。

现代都市生活，既要食有肉，亦要居有
竹。在城乡差距依然较大的今日，想必应
扬长避短，融会贯通，农村设施的城市化，
城市环境的乡村化是全世界发展的大趋
势。在拥挤喧闹的市区，留点绿地，种上斑
竹，就是景观，可提升环境品位；利用自家
阳台种盆黄金间碧玉竹是圆爱竹梦的捷
径。盼望所有爱竹者无论住在农村或城市

都能如愿以偿:居有竹，常与竹为伴！


